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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我临时搬进了一个小区，本为
寻清静而来，不想三五日后便热闹了起来——
一处三十来人的工地红红火火地开张了。

工地与我的寓所紧邻，要算直线距离，顶
多不过十米。因此，工地上的一举一动，尽在我
耳目之内。我生来是个没有出息的人，任凭怎
样也做不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入定状态。
尤其是听说这幢建筑要十个月后才能竣工，我
便再也不假惺惺地闷在屋里装读书人，每每下
班回来，或是双休日，干脆就主动泡到工地上
去，不想竟也收获了不少新奇的东西——这也
许就是所谓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工地者，顾名思义，委实没什么要说的，因
此，题目虽然是“工地见闻”，而实际上我要写
的是工地上的工人。

他们不是正规的工程队，没有总部，也没
有番号。说是工人，其实大多是农民——要是
遇上寒暑假，也会有个别勤工俭学的学生。他
们住的大都相距很近，农忙时在地里忙庄稼，
忙完了庄稼，领头的一招呼，呼啦一声，十来个

人就凑齐了。
“树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这边队伍刚

整好，那边电话一个紧似一个，催着叫工头赶
紧把人带过去。于是，每个人便将行李一卷往
蛇皮口袋里一装，背起来就走。“掏出干粮就是
馍”，拎起家伙就能干。到了工地，这十来个人
就是一个集体，吃住干都在一起，和灰的和灰，
运料的运料，垒墙的垒墙，生旦净末丑，各干各
的行当。其余的事务，自有工头与东家交涉。他
们之间有一种天然的默契，谁也无需指挥谁，
但谁也误不了谁的事，实在是一个难得的运转
协调而效率极高的有机体。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些人出门
在外，和行军打仗没多少差别。十来个人中，通
常要有一个是负责伙食的。这个人不必有多高
的厨艺，但必须有较高的“厨德”，就是必须大
家都能信得过他，保证不会偷工减料、中饱私
囊。因此，通常情况下，这个人不是这十来人中
某个人的老婆，就是某个人的至亲。

现在不比以往，粮油等必备之物供应充

足，超市里要啥有啥，根本无需自带，皆可就地
取材；随身带的，就只是一只电饭锅和一个电
磁炉，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日三餐怎么吃，没
有固定的饭谱。你说你的意见，我讲我的想法，
最后厨子统一汇总一下，来个民主集中制，少
数服从多数，一顿饭就出炉了。由于专人负责，
因此开饭绝对准时。厨子一声“开饭啦”，各人
便立即停下手中的活，铲灰的一锨不多铲，垒
墙的一砖不多垒。

到了厨房——其实就是建在工地一角的
一个简易工棚，匆匆抹一把脸，各自取了挂在
墙上的大铁碗就去盛饭。菜通常是用一个大塑
料盆子盛着，早就摆在餐厅里了。说是餐厅，其
实就是用几块砖支起来的三条木板：中间一条
木板宽点，支得也高点，就是餐桌，菜盆子就放
在上面；两边两条木板支得低些，就是板凳，专
门坐人。饭菜是从不限量的，食量大的多吃，食
量小的少吃，包管吃饱。饭菜每顿都有盈余；不
管吃多吃少，每顿饭的价钱却是固定的，一律
从工钱中扣除。

俗话说，看菜吃饭。主食自不必说，只是这
菜往往流于普通，市场上什么最便宜，就吃什
么，至于肉的影子，那是万难见到。几天下来，
个别特别嘴馋的就有点吃不消了，收工后径自
跑到街上去下馆子。要上一斤熟肉，两个馒头，
两瓶啤酒，三下五除二便报销了。临走时还觉
不过瘾，就要了一瓶啤酒夹在腋下，出得门来，
连油光光的嘴也不擦，仰起头咕咚咕咚猛喝，
一口气能喝下半瓶，稍稍缓了口气，一个劲儿
地感叹：爽，爽，爽死了！

说完吃的，再说住的。如果说他们对吃的
还将就一些的话，那么对于住，就惨淡一些了。

床么，工地上基本是见不到的，但工地上却从
来不缺宽宽窄窄、长长短短的木板，随便捡几
块往一起一并，下面支上几块砖，一张床就诞
生了——要知道，他们可都是货真价实的建筑
工程师。草席往床上一铺，就是床铺了。

床铺放哪里？没准！要是从工程奠基时就
接手，最初的半月二十天只好露宿；要是中途
接手，那就好办多了，那么多空房，随便拣一间
就能住；想清静的住单间，爱热闹的住大通间，
不管住哪里，都是毫不含糊的新房，虽然墙还
是毛坯墙，但这也正好说明它的新啊。“别人家
买个新房，第一夜却叫咱给睡了。”每说到这
里，他们就会乐得合不拢嘴，好像真的占了天
大的便宜似的。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其实三个男人
也能撑起一台戏，更何况十来个男人呢。人毕
竟不是机器，连续工作时间长了就会犯困，工
头看在眼里，但也不好指名道姓地骂谁，就提
议由谁来讲个段子。众人一听，瞬间就来了精
神。接下来便有人自告奋勇，开口就是一个段
子。众人乐得前仰后合，就连那个平日里石雕
泥塑般的哑巴蚊子也没能把持住，扑哧一声笑
出声来，一口唾沫未来得及咽下，呛得连声咳
嗽，脖子都憋得通红。段子讲得精彩，人人听得
高兴，疲劳不知不觉间就消失得没了踪影，段
子就成了兴奋剂、润滑剂。

要说这些工人，个个都是泥腿子出身，可
常年在工地上摸爬滚打，技术上却个顶个地毫
不含糊。一边讲着段子，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这
边讲得精彩，那边干得起劲。四把泥刀一面墙，
眨眼工夫，墙体就涨了二尺来高。

（作者单位：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工地见闻
王天润

最近体检，血糖有点高，朋友推荐用苦菜
泡茶喝。

对于来自乡村的我，苦菜并不陌生。苦
菜，又名苦苣菜、苦荬菜、天香菜、荼苦荚、甘
马菜、老鹳菜、无香菜、小鹅菜、败酱草……每
到春天，乡村的田间、地头、沟壑，到处都长满
了嫩绿的苦菜芽。苦菜的生命力极强，铲过
一茬，过几天又会长出新的一茬，生生不息。
若任其生长，到了六七月，苦菜就会开出黄灿
灿的碎花，特别好看。

苦菜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被
人们辨识并食用。《诗经·国风·邶风·谷风》中
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
弟”。《诗经·大雅·棉》中有“周原膴膴，堇荼如
饴”。其中的“荼”就是苦菜。《尔雅·释草第十
三》解释：“荼，苦菜。”

顾名思义，苦菜味苦，摘一片嫩叶，轻轻
一咬，一丝苦味就会从你的舌尖一点一点地
弥漫开来。掐一小段根茎，刚刚填入口中，苦
味就已经来了，再用牙轻轻一嚼，浓重的苦味
瞬间就溢满了整个口腔。苦菜入药记载较
多，《神农本草经》《滇南本草》《蜀本草》《普济
方》等都有记载。李时珍称苦菜为“天香菜”，
言：“夏三月宜食苦，能益心和血通气也。”苦
菜味虽苦，然而有益心血，故而有“其甘如荠”

“堇荼如饴”的讲究。
苦菜有个苦字，常常和悲伤、哀痛等联系

在一起。我对苦菜最初的理解，源于小时候
看的电影《苦菜花》，“苦菜花开遍地黄……”
如泣如诉的主题歌一响起，我心里就像被苦
菜苦到一样，眼泪便哗哗地流下来。听老人
们说，苦菜原来是不苦的，因为王宝钏苦守寒
窑十八载，天天挖苦菜吃，苦菜也因此被命苦
的王宝钏染苦了。后来，一个做餐饮的朋友，
让我给他的凉拌苦菜取一个文雅的名字，我
脱口而出给取了个“十八春”的名字。

依朋友的指点，我把挖来的苦菜洗净、阴
干，泡在杯中，待紫茎、绿叶、黄花慢慢舒展
开，在杯中上下起伏，啜一口，品一品，淡淡的
苦清清的苦，在味蕾上滚动。一口咽下去，那
清心寡欲的气息，在身体的五脏六腑、奇经八
脉渗透、游走，把体内徘徊的污浊气息赶出体
外，顿觉一阵轻松。

夜梦中，我变成了一棵苦菜，在尘世里，
发自己的芽，扎自己的根，开自己的花，平平
淡淡地生活，不管世事如何沧桑变化，都保持
最初的模样。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苦菜花开
杨金坤

乡愁一味

2018 年 3 月，我被派到广宗县沙丘村开始
为期四年的扶贫，同去的还有路恒福队长和吴
迪。去之前，我在思想认识上很不到位，认为这
是个苦差事。那一年，路队长 54 岁，本来在单
位里办案子；吴迪从部队转业到单位正式上班
还不到一个月，报到那天孩子刚出生整 50 天；
我那会儿倒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也习惯了
按部就班，惦记着自己老大不小了，去了村里，
下一步相亲找对象可就难了。

但是，这些疑惑和抱怨并没有伴随我多
久，甚至稍纵即逝，因为当一个个贫困对象真
真切切地出现在面前的时候，那种无法用言语
描述的责任感立刻充斥了我们的内心。

1.
2018 年 3 月 20 日，那是我们报到后的第二

天，村里的赵书记带着我们开始走访村里的贫
困户。那天其他的记忆都模糊了，唯独去李金
海家的经历如同就在昨天。

在去李金海家的路上，赵书记给我们介
绍：“这家是五保户，家里就他一个人，八十多
了，前几年得过一次脑血栓。家里养着十多只
羊，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村子边上放羊。”

说着就到了，正对眼的是一扇锈迹斑斑的
绿色大门，门前一小片空地，长满了杂草，左边
是稀稀拉拉的几棵枣树。穿过两三米的土路走
到近前，大门一推就开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满院子的羊和满院子的羊粪，无从下脚。赵书
记顺手拿起门后的大扫帚，给我们从院门口到
屋里扫出了一条能下脚的通道。这时候李金海
也迎了出来，脸上带着笑容，嘴里说着欢迎的
话。八十多岁的老人，高高瘦瘦的，走起来颤颤
巍巍，上身穿着一件灰到看不出本色的带着破
洞的 T 恤衫，下身穿的是一条灰色的裤子，一
只裤腿挽着。

赵书记大声介绍着：“这是市里来咱村扶
贫的，过来看看你。”寒暄着大家进了屋，第一
感觉是黑乎乎灰乎乎，被炉火熏得黑黑的墙面
和房顶，布满灰尘。屋子正中间一张破旧摇晃
的八仙桌，东北角一个土炕，炕边上有个炉子，
有一个大大的水缸。标准的家徒四壁，连头顶
上刚打开的电灯也亮得有点有气无力。

在屋子里看了一圈，大家回到院子里交谈。
路队长问他：“生活有什么困难吗？能吃饱穿暖
吗？”李金海有点耳背，受脑血栓后遗症的影响
说话有点含混不清，我能听清的话里有“生活
好、感谢党、感谢政府”。他站在院子里脸上始终
带着笑跟我们说话，看起来很乐观的样子。

那天之前，我对“绝对贫困”是没有概念的。
我打小家里也不宽裕，在我们村里算比较穷的
了，吃不太好但能吃饱，没有买过新衣服穿但有
亲戚送。我家的穷是那种一个家庭虽然艰难但
还能勉力维持，还有孩子还在上学，家里有希
望。李金海的穷，是那种让人绝望的穷。

晚上我们三个不怎么会做饭的人凑合着
做了一顿，边吃边聊，说着说着就聊到了李金
海，队长说下周回头给他收拾几件衣服，别的
呢？大家都认真思索到底该如何开展工作。

总的来说，李金海吃饭不成问题，身为五
保户，政府给他每个月补贴 400 元，养老金每
个月 108 元，还有扶贫项目的补贴，他每年自
己养羊也有一些收入。穿也问题不大，夏天有
几件换洗衣服，而棉衣被褥之类每年民政部门
都会发放。住也不成问题，他住的房子是 2016
年危房改造后的房子，坚固安全不漏雨。县电
视台还送了一台液晶电视，虽然他从没用过，
上面落满了土。

隔周，队长从家里拿了好多衣服，当场就

给他换上了。说是旧衣服其实还是崭新的，新
衣服一穿，李金海立马精神了。“这么精神，都
能当新郎官了。”队长开着玩笑。这是我们第
一次见李金海穿得干干净净的。但不久，李
金 海 又 换 上 了 之 前 破 旧 的 衣 服 ， 他 不 舍 得
穿。后来他又穿过一次新衣服，是邻居家一
个老人过世，他穿得整整齐齐，脸也洗了，
拿了个小马扎坐在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看着。

后来再去他家，看他用的桌子不稳当，
我们掏钱给他买了一套桌椅，一张桌子四把
椅子，是路边小店那种常见的椅子，总共花
了 150 块 钱 。 为 了 解 决 他 满 院 子 的 羊 粪 问
题，我们在他院子西侧建了一个简易羊圈。
看他腿脚不灵便，用砖给他铺了条小路。还
给他换了新门窗，屋子里亮堂了一点；给房
顶加装了石棉瓦……

时间久了，和村里的人渐渐熟悉了，我
们才知道李金海祖籍不是这个村的，是解放
前逃难到沙丘村的，具体时间已无法考证。
当时有他父亲、他叔叔和他。他父亲和叔叔
先后过世，就剩下李金海一个人。他在村里没
有亲戚，一个都没有。

2020 年春天的一个早晨，邻居没见他出门
放羊，翻墙进去，发现他因为脑出血昏迷了，赶
紧给送到县医院。村里给他找了个护工，24 小
时看着。他始终是昏迷的，不到一个月就去世
了，住院花费 8 万多元。因为疫情，没有葬礼，
我们协助村干部给他料理了后事。

对于五保户，政府要管他们的生老病死，这
是仁政、善政。虽说李金海是不幸的，一生未结
婚无儿无女，但他也是幸运的，在新时代，不愁
吃不愁穿，以高龄善终。

村里还有几个比李金海情况好一点的五保
户，有亲戚照顾。我们落实好国家的各项扶贫政
策，给他们办理低保、五保，让他们吃穿不愁、有
所医有所居。

2.
这是两个爱喝酒的亲兄弟，老大李树中、老

二李树合，兄弟俩都四十多岁，两家家住斜对
门。老大有个儿子一直在外求学，后又在外打
工。老二跟母亲一起住，老母亲耳聋、不能说话。

第一次去老二李树合家，从院子大门进
去 只 有 一 条 不 宽 的 路 直 通 北 屋 ， 右 侧 是 院
墙，左侧是半米高的垃圾和丛生的草木。屋
里待不住人，一间是东西满满当当但很脏，
另一间屋里的味道很不好。我第一次进屋是
被熏出来的，鼓足勇气再进去都是屏着气，
憋不住气就出来喘口气再进去。后来时间久
了，竟也习惯了。

我们尝试为他清理院子，失败了，有的
野生小树比我胳膊都粗。没办法，只好找来
推土机和翻斗车，整整干了一天。第二天再
去，整个院子的东西跨度直接从两三米增加
到 16米，一下子敞亮了。

屋子的清扫由我和吴迪动手，丢了好多
垃圾、杂物，擦洗已经污垢包浆的家具，换
洗了看不出原色的被罩、床单和沙发罩。干
活 时 我 们 找 了 一 台 电 风 扇 放 在 门 口 往 里 吹
风。好在，老大李树中家的不卫生相对降了
一个等级，属于靠人力还能清理的程度，主
要是院子里堆积的杂物和柴草多。

赵书记说，兄弟俩平时都在村子附近的
盖房队干活，一天能挣 120 块钱左右。两人
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喝酒。老大好一些，白天
还知道去干活，晚上下班回来喝，挣的钱好
大一部分都吃了喝了。而老二呢，是什么时
候没钱喝酒了才去干活。

过 不 久 ， 就 见 识 到 了 。 一 天 早 晨 七 点
多，我去小卖部买馒头准备做饭，李树合到
那儿买了一瓶五块钱的白酒，把钱递过去的
同时就把瓶盖拧开咕咚喝了一大口，接过找
的钱就一边喝着一边往外走。我一路尾随，
他走到家门口时半瓶酒已经下肚了。后来我
们在村里走访，隔三差五就能看到李树合喝
醉瘫倒在胡同里，旁边放着空空的酒瓶。我
和吴迪见了就把他架起来送回家。

扶贫先扶志，志分大小无高低。
他们是有劳动力的，干劲需要激发。在

我们工作队主要是劝说，从他们应尽的责任
出发去劝，劝李树中主要从他儿子入手，说
孩子在外求学不容易，你多挣一个钱、省下
一个钱，孩子就好过点。孩子实习和后面毕
业找工作，劝说的内容也随着变化，说孩子
下一步结婚生子都是个大问题，都需要你的
支持，钱上帮不了大忙可以帮小忙，更重要
的是少喝酒保重身体，你总不希望自己孩子
挣的钱全花在你的医药费上边吧，得病了还
得照顾你，你帮不了忙也不能添乱吧……劝
李树合主要是从他母亲着手，说你哥有个孩
子压力大，赡养老母亲的责任你要承担起来。

劝说的效果一开始是有的，但不久他们
就旧态复萌。养成一个好习惯需要时间，我
们不气馁，反复去说。后来，我们又发动村
干部和德高望重的长辈、老党员去说，尤其
是在村里当了近三十年书记的老赵，在这件
事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本来是没人去说、去管他们，他们可能就
这么一辈子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了。因为有了国
家的扶贫政策，有了扶贫工作，我们去了，带动
村里的干部、党员一起做工作，最终兄弟俩沉
下心来好好干活，两家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老大变勤快了，只偶尔才喝点酒；老二也
不在大街上喝酒喝得烂醉如泥了。“生活不能
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
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
一场。”我喜欢《平凡的世界》里的这句话。

2021年夏，精准扶贫结束，工作队的主要任
务调整为乡村振兴。在这个夏天的一次走访中，
我在李树中院子里堆砌整齐的柴火垛旁边看到
一蓬特别美的花，翠绿色的长条叶子像兰花，枝
茎上长着黄色的小花。我问这叫什么，他说是黄
花菜。我有点失落：这么美的花怎么能是黄花菜
呢？“黄花菜都凉了”这句话可不是什么好话！晚
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上网查了一
下。哦，黄花菜原来就是萱草，也叫忘忧草。这就
对了嘛，这么美的花怎么能叫黄花菜呢？还是忘
忧好，“欲望人之忧，则赠以丹棘，丹棘一名忘
忧”，扶贫完成了可不就忘忧了么？

3.
2018年 3月我们一到沙丘村就开始走访贫

困户，但直到 7 月才见到她——刘璐那会儿刚

考完高考，在县城找了一个辅导机构做代课老
师，勤工俭学。之前没见过面，一直都是电话联
系，需要办的事情都找她在村里的叔叔代办。

刘璐是那种非严格意义上的孤儿，父亲去
世后母亲改嫁，她打小跟着爷爷长大。村里很
照顾她，早早地给她在民政局办理了事实孤儿
认证，每月补助 500 元。2018 年，因为她年满 18
岁，不再符合事实孤儿的条件，改办理了低保。
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都享受“两免一补”“三免
一助”政策，学业比较顺利，学习刻苦，也很优
秀。知道她在冲刺高考，我们没去打扰，只是帮
她做着扶贫相关的事宜、完善相关资料，协助
就读的学校做好她贫困生帮扶政策的落实。

第一次见面她的脸上始终带着笑，有点不
太像这个境遇里长大的孩子。谈话主要是我们
问她答：“感觉高考考得还可以，具体分数也没
估，再有一个多星期就出分了。”“现在都是先
出分再报志愿了……打算报师范类的专业，不
想去太远……”

当时坐满了一屋子的人，我们工作队三
人，村干部四人，还有县电视台的陈倩，她的叔
叔婶婶。这个岁数的我要是遇到这样的场面是
做不到这样从容的，会紧张、会拘束。她眼睛大
大的，性格很爽朗，爱笑，这很难跟她的人生经
历相匹配。除了天性，我想可能跟她身边善良
的亲戚长辈、负责的基层党组织和社会各界的
帮助有关。获得无私帮助的人，大多是不会愤
世嫉俗、怨天尤人的。相比于即将公布的高考
成绩和即将步入大学，我更想祝福她一生都能
保持这样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8 月，我们得知刘璐被河北师范大学录取
了，那也是我的母校。在省内上大学，她的学
费、书费和住宿费可以继续免除，每年还有助
学金，她能顺利完成自己的大学学业。我们由
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之后跟她的联系并不多。她在外求学，假
期都在勤工俭学。加了微信，只是因为我们
需要她提供一些信息，或者她让我们出一些
证 明 材 料 。 我 是 今 年 2 月 中 旬 离 开 沙 丘 村
的，刘璐今年 6 月毕业，等不到她毕业了，
心里微微有点遗憾。不过虽然我不驻村了，
工 作 队 还 在 ， 新 去 的 同 志 会 做 好 后 续 的 工
作。我相信，等她走上讲台成为一名光荣的
人民教师，这盏照亮她的灯也会被她传给那些
也在拼搏中的孩子的。

这样的故事我们还可以说出好几个。教育
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最好方式，这种改变命
运的执着，比任何帮扶和劝说都要有效、持久。

结束了四年驻村的工作，所见所思所得
却未曾远去，那些人那些事不该被遗忘。检
察人所参与的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迈出乡村振兴坚实第一步的伟大历程，更不
该被遗忘。

（文中人物为化名）
（作者单位：河北省平乡县人民检察院）

沙丘阳光
张萌萌

艾草是一种特别的存在。艾叶青亮、壮
实，举目望去，一片翠绿，生机勃勃。相传
刘伯温因钟情艾叶，突发奇想而创奇门遁
甲。宋儒张载用艾灸疏通经络后激情豪迈，
留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不朽之言。

神农氏尝百草，品出艾叶有降瘟疫之神
效。据 《本草纲目》 记载，艾生津、驱蚊、
辟邪。艾治百病，润肺止咳，升阳气，祛湿
气，止血止痛最灵。人们偏爱它，还因为艾
是食材中的极品。做成艾粑子，炒点芝麻，
拌些白糖而食之，顿觉心旷神怡，眼珠子发
亮。

清明后，妻与闺蜜踏着阳光去雨母山采
摘了许多艾叶，回到家里又是剪又是刮又是
煮，忙得不亦乐乎，客厅里散发出独特的清
香，我贪婪地吮吸着，很是惬意。

“你在干吗呢？”我明知故问。“给姐姐
准备的，她喜欢，对身体好。”妻答。“姐姐
在 外 地 ， 因 为 疫 情 ， 来 不 了 衡 阳 啊 。” 我
说。“我们可以寄快递啊！”妻的眼睛里闪着
亮光。

做艾粑子工艺复杂，流程多，拌糯米特
别有讲究，不能稠也不能稀。妻的闺蜜来帮
忙，因不得要领把糯米和稀了，弄得满身都
是。妻调侃她“艾死你了”，两人咯咯笑个
不停，一时家里好不热闹。

晚饭后，妻要用准备好的食材做艾粑
子，我在一旁观摩。快到深夜还没做完，望
着她那瘦弱的身躯，我有点心疼。

“ 快 睡 觉 吧 ， 明 天 再 做 不 迟 。” 我 说 。
“做完吧，反正我也睡不着。”妻朝我笑了一
下，手里不停歇。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起送孙女上幼儿
园，回到家，顾不上吃早餐，妻就忙着寄快
递，叽叽喳喳和快递员说个不停，时而说多
少斤起步价，时而说加冰不会变质。送到了
门口又转头回来，拿几个艾粑子放到快递员
手里。

中午我下班回家，看到妻从外面回来，
手里还提了几节笋，笑呵呵地对我说：“明
天姐姐就可以吃到我做的艾粑子了。”

我望着她，爱意油然而生。几十年如一日
地默默劳作，不正有着这种直抵人心的艾叶
芬芳吗？艾粑子，你是我心中不变的甜蜜。

（作者单位：湖南省衡阳市纪委）

甜蜜艾粑子
贺安凡

大地油画 张成林摄影


